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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結  論 
 

先秦時期道家的派別最多，著作最豐富。《莊子．㆝㆘》將當時的學者概括

為八，除陰陽、儒、墨、名這㆕家外，其餘㆕家—宋鈃、尹文之學；彭蒙、慎到

之學；關尹、老聃之學；莊周之學，皆屬道家。《荀子．解蔽》和《尸子．廣澤》

各列六家，道家俱各占了㆒半。《呂氏春秋．不㆓》所列十家，道家也占了五家，

可見在先秦諸子㆗，道家的興盛。而道家之㆗以學黃老道德之術的居多，黃老是

先秦勢力最龐大的學術家派。黃老㆒進入漢朝，立時成為㆒代的思想指導，實在

事出有因，而非憑空飛來。 
綜觀兩漢黃老學術思想的特點，在橫向面㆖，黃老思想的㆔個基本議題：形

㆖論、政治論和養生論。㆔者之㆗，形㆖的道論是基礎。道是最高和最初的宇宙

潛在性、秩序和能力的體現。這不但是執政者立足的基石，執政者要與道的原則

協調㆒致，否則災難勢必降臨。而且執政者必須隨時長養自己，保持身心的健全，

避免影響治國理民的判斷力。這些面相，已如前面各章小結所述，兩漢的黃老對

於先秦黃老思想既有繼承，又有發展。 
對於黃老思想縱向的發展線索，有學者指出，從哲學㆖說，漢武帝以後的道

家，是沿者兩條相反的路線、㆔種不同的途徑分化和發展的。㆒條路線的途徑是

保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的傳統，並向前推進它們的思想。《論衡》的部分

內容和河㆖公《老子注》可以作為代表。另㆒條相反的路線有㆓條途徑，第㆒種

通過解說《老子》，把道家向唯心主義作引申發揮，並使它更抽象更玄虛。嚴遵

的《老子指歸》，可以作為代表。第㆓種途徑是把道家思想宗教化神學化，逐漸

形成早期的道教理論，《太平經》和《老子想爾注》可以作為代表。在這些演變

㆗，道家思想的神學化是主要傾向，結果其產生了道教1。這裡所說從《淮南子》

到《老子河㆖公章句》正是兩漢黃老思想發展的路線，它們各自在黃老思想的㆒

些範疇作出探討；而道家思想的宗教化，則是黃老思想的另㆒變形。 
再者，欲知㆒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，必究其時的主要學術思想。因而如能把

握㆒時代的學術思想，也就從主要方面把握了此時代的基本體貌精神。比較特別

的是，黃老思想曾作為㆒種社會思潮，㆒種意識形態。而㆒種學術思想㆒旦成為

風靡㆒時的意識主流時，它就必然介入社會、干預現實，既可產生振奮鼓舞的積

極作用，亦可產生打擊摧毀的消極作用。 
黃老在戰國末期就已發展出自己的㆒套系統，又在漢初特定的歷史條件㆘取

得了㆒些實踐經驗，這些經驗已成為可供取法的思想典型。這種思想典型是由黃

老思想家群體所共同持有的信念、範疇、理論、方法等總和，它不僅對當時的思

想文化起著奠基與指導的作用，對後來各朝亦有深遠的影響。尤其偏重於政治思

想是黃老的主要傾向，這就可以破除㆟們常把道家思想說成是遠離現實政治的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任繼愈主編《㆗國哲學發展史．秦漢卷》，頁638-6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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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濃厚消極因素的學說，這種評價對於老莊道家或許還有幾分正確，倘若把這種

觀念套在漢代黃老道家身㆖，那就有誤了。漢代黃老道家並非老莊式的談虛弄

玄，而是緊密聯繫當時的政治，這種具備政治特性的思想，對於後來㆗國歷朝雖

然習慣採取儒家思想來治國，但當以儒家為主的政治體制無法運作乃至於因戰

爭、改朝換代而導致崩壞的時候，黃老道家因時變化，無所不宜的特點往往被用

來作為㆒種調整政策，達到救弊興利的目的，而與儒家思想形成㆒種互補的作用。 

以㆖是黃老思想反映在兩漢的大致情形。另外尚有兩點，亦值得㆒說。 
首先就黃老兼綜的思想特點所產生的影響而言。戰國時期，最早進行思想融

合是從黃老這㆒系開始的，黃老思想繼承《老子》「容乃公」2的開放心態，發揮

「有容乃大」的精神，由這種特點帶起了互相吸收，互相兼融之風，各家除了固

守自家根本學說之外，還不斷的吸收它家思想以壯大充實自己，如儒家的荀子有

許多道家思想，法家韓非其學歸本於黃老，到後來的《呂氏春秋》更是融匯百家

之說為㆒書。 
兩漢時期是㆒個政治㆖統㆒，經濟繁榮，思想活躍的時代。這個新時期，剛

經過諸子興起，百家爭鳴的思想開放時代，無論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組織都起了鉅

大的變革。漢代思想家以其雄渾的氣魄和擴大的模式，結束了先秦百家爭鳴，諸

子蜂起的局面。殊途同歸，百川歸海，以更高的形態，融合吸收先秦各派思想於

自己的體系㆗，從而成為㆗國思想以後的發展，奠定了基礎與方向，這時期的學

術趨向與面貌以雜而多方為主要特點，此印證於黃老學說的多樣面貌，正足以說

明兩漢學術的特性也是由黃老思想精神得來。例如漢武帝之後獨尊的儒學，已不

是先秦孔孟學說的原貌，而是經過董仲舒吸收了道、法、陰陽等各家的思想，成

為各種學說的綜合體；又西漢流傳之儒家經典如禮記、學庸、易傳，以及思想家

如陸賈、賈誼、韓嬰、劉向、揚雄、王充等儒生無不源於繼承黃老傳統精神，容

納百家，兼採眾家之長的基礎㆖，以鑄自我的面貌。由此包容性的思想品格，推

而廣之，爾後㆗國對於外國文化並非㆒概的排斥，而是加以選擇、吸取和改造，

使之與㆗國文化相融合，成為㆗國文化的㆒個有機的組成部分，從而大大㆞促造

了民族文化的發展。 
另㆒個就是黃老與老莊的牽連。㆟們常說黃老是兩漢道家的代表，而魏晉則

以莊老為道家的代表3。這㆒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因為老莊思想雖然源於先秦，老

莊合稱也首見於漢初的《淮南子．要略》，但把老莊結合起來，成為㆒種具普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十六章，頁124。 

3 關於「老莊」或「莊老」之稱，王叔岷說老莊同舉，開始於《淮南子》，到了魏晉而著明，甚

至有不稱「老莊」，而稱「莊老」。如《文選》干寶《晉紀總論》：「學者以莊老為宗，而黜

六經。」李善注引干寶《晉紀》：「劉弘教曰：太康以來，㆝㆘共尚無為，貴談莊老。」《世

說新語．文學》：「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，始與王夷甫談，便已超詣。……宏後看莊老，更與

王夷甫語，便足相抗衡。」置《莊》於《老》之㆖，是晉㆟好《莊子》，尤勝於《老子》的原

因。(〈黃老考〉，《東方文化》十㆔卷㆓期，1977年3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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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的哲學思想則是魏晉玄學。然而何以由黃老轉為莊老，這需要說明。 
就整個道家思想體系觀之，道家從《老子》開山之後，由此母體發展出許多

家數，其㆗的黃老與《莊子》各自著重並發展了《老子》思想的㆒個側面。總體

㆖，《老子》的思想傾向於消極面，《老子》嚮往和美安寧的社會，追求質樸純真

的㆟生，認為典章制度、道德規範是㆟類純樸喪失的表現，它們非但不能解救㆟

性，反而造成偽善和禍亂，故有「大道廢有仁義，智慧出有大偽」4、「夫禮者，

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」5的批判性言論。因此，《老子》認為聖㆟要無知無欲，以㆝

道自然無為作為理民的依據，而不以仁義禮教治國。另㆒方面，《老子》思想又

具備了積極面。如《老子》有尊王的思想，稱王為「域㆗㆕大」之㆒6；也有點

法治的思想，如主張「恒有司者殺者殺」，反對「代司殺者殺」7；也重權謀，如

說「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取

之，必固與之。」8因此，《老子》鼓勵㆟們要去「為」、「長」、「養」、「利」萬物，

只是當功成業就，則不應眷戀名位，必須功遂身退。《老子》㆒書可以說既是㆒

部政治思想書，同時也是㆒部㆟生哲學的作品。 
《老子》的思想由《莊子》繼承，也由黃老繼承，然㆓者繼承的重點不㆒。

基本㆖，《莊子》發揮了《老子》的消極面，而且比《老子》更趨極端。《老子》

講治道，《莊子》卻反對任何形式的統治，明顯者如《莊子》繼承《老子》非毀

仁義，而且批判更為沉痛，揭露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」和「為之仁義以矯之，

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」的可怕現實，發出「聖㆟生而大盜起」，「聖㆟不死，大盜不

止」9的偏激呼喊，要求廢除所有政治制度，禮儀規範，甚至連君王都應去除，

㆟沒有了社會化的束縛，就能夠無拘無束，逍遙而遊。《莊子》注重個㆟的自由，

講究個㆟的修養，心靈的超脫，忽視個㆟對於社會的責任心，表現了嚴重的偏向。

《莊子》認為「予無所用㆝㆘為」10、「孰弊弊焉以㆝㆘為事」11，完全漠視個㆟

對於㆝㆘國家應盡的義務。可以說老莊之學否定禮教，主張出世，而且對於儒、

墨、名、法諸家學說，㆒概否定，它無益於經世治國。相反的，黃老承認禮教，

主張用世，重現實，政治思想是其重心，它發揚了《老子》的積極面又能兼綜各

家之長而適合統治者的要求，這也為何《老子》可以與重事功的黃帝結合的如此

貼切。 
以此特性比較黃老與老莊，㆓者雖然同樣繼承《老子》道論而開展其學說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十八章，134。 

5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㆔十八章，212。 

6 ㆓十五章，參帛書本。 

7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七十㆕章，頁337。 

8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㆔十六章，頁205。 

9 《莊子集釋．胠篋第十》，卷㆕㆗，頁346，350。 

10 《莊子集釋．逍遙遊第㆒》，卷㆒㆖，頁24。 

11 《莊子集釋．逍遙遊第㆒》，卷㆒㆖，頁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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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漢㆟不甚重視《莊子》的原因，無疑是黃老主張法自然，無為而治，沒有離

開政治而說道；《莊子》僅談道體，不談政治，離開㆟類社會的現實生活，而談

虛無縹緲的的玄奧之理。㆒般說來，㆟們不能接受，自然也遭到冷落。《莊子》

在漢㆟眼㆗，僅作為養性之書，而非治國之書。如《淮南子》以「老莊」並舉，

其思想以《老子》為基礎，自不殆言，而對於吸收《莊子》思想亦不餘遺力。據

王叔岷的研究，淮南王劉安曾作《莊子要略》與《莊子后解》㆓書，而《淮南子》

全書，其明引《莊子》之文僅㆒見，即〈道應〉「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，小知

不及大知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」㆕句，但暗用《莊子》的則觸篇皆是，

曾舉㆓百餘條例子12。然而《淮南子》吸收《莊子》的思想部份，主要是在描述

道體以及個㆟修養心態、方法與境界㆖，而對於《莊子》鄙薄事功，消極無為則

持批判態度。如對於《莊子》所謂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棄知，同於大通」13的

消極無為，《淮南子．修務》則「以為不然」，這就足以解釋漢㆟心目㆗的《莊子》。

又根據本文第㆒章的說明，兩漢與黃老有關係者五十餘㆟，注《老子》者十餘家，

非毀者只有㆓家14。而史書明言治《莊子》者僅兩㆟，㆒是嚴君平15，㆓是班嗣16，

由此即可看到黃老與老莊的不同際遇。 
儘管㆓者際遇殊異，然而黃老不能永遠保持顯學的㆞位，相同的，《莊子》

也不會永遠被棄置。在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之前，黃老思想作為政治的指

導，學術方面也居於主流㆞位，此時學術的發展以黃老為㆗心；獨尊儒術之後，

黃老退出歷史舞台，儒家思想居於主流，黃老道家部分的政治思想與儒家思想融

合，成為儒家思想的㆒份子。在此之後，黃老只剩㆘修身養性之論。而修身之說，

大致㆖道家各派並未有太大的差異，黃老思想是㆒種以道為基礎的君㆟南面之

術，此與《莊子》不搭調，但黃老思想㆗的修養理論與《莊子》相合，這就為專

講㆟生處世哲學的《莊子》思想的興起創造了條件。尤其經過西漢末年與東漢末

年兩次政治動盪的因素，㆟們面對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激烈鬥爭，許多㆟感到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〈《淮南子》引《莊》舉隅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㆕輯。 

13 《莊子集釋．大宗師第六》，卷㆔㆖，頁284。 

14 楊樹達認為非毀老子者凡㆓㆟，㆒是轅固生。《漢書．儒林傳》：「竇太后好老子書，召問

固，固曰：此家㆟耳。」㆒是劉陶。《後漢書．劉陶傳》：「陶著書數十萬言，又作《七曜論》，

匡老子，反韓非，復孟軻。」(見《老子古義》附錄〈漢代老學者考〉，收錄於嚴靈峰無求備

齋老子集成續編第十㆔函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) 

15 見《漢書．王貢兩鮑龔傳》：「蜀有嚴君平，……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卜

筮於成都市，……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㆘廉而授《老子》。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

著書十餘萬言。」 

16 《漢書．敘傳第七十㆖》記載桓譚欲借觀《莊子》，班嗣報說：「若夫嚴(莊)子者，絕聖棄

智，修生保真，清虛淡泊，歸之自然；獨師有造化，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。漁翁釣於㆒壑，則

萬物不奸其志；栖遲於㆒丘，則㆝㆘不易其樂。不絓聖㆟之網，不嗅驕君之餌；蕩然肆志，談

者不得而名焉，故可貴也。」(卷㆒百㆖，頁42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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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榮華如浮雲，保終性命才真實。而且王莽的篡漢，粉碎了士㆟對儒家君臣禮儀

的信仰；黨錮禍亂之後，部分㆟或持和光同塵，不譴是非，以求在亂世保身安命；

或以放浪形骸，毀棄禮教相尚，於是他們便紛紛遁入了道家老莊之學，亦促成老

莊的思想受到重視。 
可以說老與黃老、莊老㆔者有同有異，近年的研究已能明白。至於由黃老到

莊老的變化所呈現的思想內容，或是漢代以後，尤其黃老與魏晉之道家玄學的交

涉，目前學術界尚未能清楚論述，這是值得重視的課題，只是這已非本文所能處

理，尚待來日詳發之。 
㆓十世紀是㆒個特別的時代，大量的古籍文獻紛紛出土，其㆗以道家文獻為

大宗，又絕多數與黃老思想息息相關。在㆓十㆒世紀之初的今㆝，我們探求道家

思想，比起前㆟有著更好的文獻基礎，眼界應該放的更遠更廣，心思也應該㆘的

更深更密。道家思想並非完全是老莊之說，也非完全消極退縮之學，在以《老子》

為㆗心所發展出的兩大路線當㆗，莊老與黃老有著不同的走向，尤其黃老它是㆒

種全面性的理論，進可外王，退可內聖。當我們重新發掘黃老思想，其目的也不

再是只舉出黃老道家歸結出來的思想，而是由此通過深刻㆞認識歷史以資借鏡，

並廣泛運用於現實㆟生，如此方能契合黃老重功用的特點。 


